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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格温多林缓缓睁开了她那蒙着沙子的双眼，单单这一个动作就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她只能把眼睛睁开一条缝，透过这条缝她看向了外面烈日下那个模糊的世界。沙漠上的烈日不知从她头顶的何处洒下来，在她面前给她创造出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格温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她很怀疑自己还活着。

让阳光照得看不见东西的格温太虚弱了，连扭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想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人死后的样子呢？

一道阴影突然挡在了她的脸上，她眨了眨眼，看到她头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兜帽，兜帽下的黑暗里藏着一只小型生物那模糊不清的脸。格温只能看它那双盯着她看的亮晶晶的黄色大眼睛，它仔细地打量着她，就好像她是掉在沙漠上的任何东西一样。它嘴里发了奇怪的叽叽喳喳声，格温意识到它是在用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说话。

伴随着脚步声和一小团扬起的尘土，又有两只这样的生物出现在了她面前，它们脸上也罩着兜帽，眼睛里也都发着比太阳光还要强烈的光。它们嘴里叽叽喳喳的，看起来像是在相互沟通。格温分辨不出它们是哪种生物，再一次对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产生了怀疑，怀疑这是不是全都是一场梦。在过去几天里她在沙漠的高温里产生了不少幻觉，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呢？

格温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戳她的肩膀，她再次睁开了眼睛，看到其中一只不知名的生物在用它的拐杖捅她，大概是在试探她是不是还活着。格温很恼火，她虽然想伸手把对方的拐杖拍到一边，但是却因为太虚弱了而连这样做都办不到。虽说如此，但是她却对拐杖带给她的感觉并不反感，因为这种感觉让她觉得她可能还活着。

格温突然感觉她的双手手腕和双臂都让几只又细又长的爪子给包裹住了，她感觉自己被提了起来，放在了某种像是帆布的布料上。她感觉自己在沙漠的地面上在让它们给拖拽着在阳光下往后走。她虽然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要把她拖去弄死，但是她已经虚弱到管不了那么多了。她抬头看到世界在往后退，天空在她眼前晃动，那两轮太阳还是一如既往地炙热和耀眼。她这辈子从来都没有感觉如此地虚弱或者脱水过。她感觉自己的每一次呼吸都吸进去的是火。

格温突然感觉一股清凉的液体流到了她的嘴唇上，她看到其中一个不知名的生物朝她探出了身子，在从一只水囊里往外倒水。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成功地伸出了舌头。清凉的水沿着她的喉咙流了下去，但是她却感觉她咽下去的是火。她不知道她的喉咙竟然干成了这样。

格温多林贪婪地喝着，至少这些不知名的生物是友好的，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但是过了几秒钟之后对方停止了往下倒水，把水囊收了回去。

再给一点，格温试图去说，但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她的嗓子仍然太干了。

格温继续让它们往前拖着，她试图鼓起力气去从布里挣脱出去，试图伸手去抓住那只水囊把里面的水全都喝掉，但是她甚至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格温让它们一直往前拖着，她的腿和脚撞击着她脚下的凹凸不平的地面和石头，这样的行进看起来一直会继续下去。没过多久她就再也分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了，她感觉时间好像过去了好几天，她听到的唯一声音就只有那带着更多的沙尘和炎热呼啸而过的沙漠之风的风声了。

格温感觉自己的嘴唇上又倒上更多清凉的水，这一次她也喝了更多，直到水囊再次让对方收走。她把眼睛睁得更大了一些，看到那个不知名的生物把水囊收走了，她意识到对方为了不让她一次喝太多在慢慢地喂她。这一次从她喉咙里流下去的水不再让她感觉像之前那样难受了，她感觉自己喝下去的水一下子就涌进了她的四肢百骸，她这才意识到她有多缺水。

求求你，格温说，再给一点。

但是对方并没有那么做，反而将一些水倒在了她脸上和眼睛上。当清凉的水从她炎热的皮肤上流下，她感觉如此地清爽。这也冲掉了她眼睑上的一些尘土，使得她能把眼睛睁得稍微大一点了，至少足以让她看到在发生什么了。

格温在她四周看到了更多这种不知名的生物，它们有几十个，身穿着黑色的长袍，头戴着黑色的兜帽，在沙地上向前走着，彼此之间还在叽叽喳喳地交谈着。她微微抬起头，刚好可以看见它们还拖着另外几个人。她认出来那些人是肯德里克、桑德拉、阿伯托尔、布兰特、亚特姆、伊勒普拉、那个孩子、斯蒂芬、阿丽斯、几名白银卫队队员还有克洛恩，一共大概有十一二个人，她顿时重重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全都在她身旁让那些不知名的生物往前拖着，她判断不出来他们是死是活。她从他们全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一点来看只能认为他们已经死了。

格温的心沉了下去，她向神灵祈祷，希望事情并不是那样的，但她还是很悲观。毕竟有谁能在那样的环境中幸存下来呢？就连她自己都仍然不完全肯定她幸存了下来。

格温继续让对方往前拉着，她闭上了眼睛，而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她意识到她睡着了。她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但是现在已经接近黄昏了，天上的两轮太阳已经西垂了。她仍然还在让对方拖着。她想知道这些不知名的生物是什么，她猜它们可能是某种沙漠游民，也可能属于某个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成功地在沙漠里活了下来的部落。她想知道它们是怎么找到她的，也想知道它们要把她带去哪儿。从一方面来说，她非常感激它们救了她的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谁知道它们是不是要把她带到哪儿去杀掉或者去当作部落的食物呢？

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太虚弱了，已经精疲力尽到什么都做不了了。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格温让一阵沙沙声惊醒了，睁开了双眼。一开始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从远处传来的荆棘丛在沙地上滚动所发出的声音。但是当那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她知道那是其它东西发出的声音，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来了一场巨大的沙尘暴。

当他们靠近声音源头的时候拖着她的不知名生物拐了个弯，格温多林看了过去，看到了一幅她从未见过的画面。那是一幅让她心里一阵翻腾的画面，尤其是在她意识到他们正在朝那里靠近的时候：在大约五十尺外有一堵高耸入云的翻涌沙墙，沙墙高到她都不知道它有没有尽头。狂风从中呼啸而过，就像一场缩小版的龙卷风，厚厚的沙子在空中剧烈地搅动着，厚到她的目光都无法从中看过去。

他们径直朝这堵翻涌的沙墙走了过去，周围的声音震耳欲聋，她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看起来他们这是在找死。

回去！格温试图说。

但是她的声音太沙哑也太小了，尤其还是顶着风，所以没有任何人听见。她怀疑即使它们听到了自己的话它们也不会听她的。

当他们靠近那堵翻涌的沙墙的时候，格温开始感觉到沙子在刮擦她的皮肤，然后突然那个不知名的生物走近了她，在她身上搭了一条沉重的长帘子，连脸带身子整个把她盖在了下面。她意识到他们在保护她。

不一会儿格温就发现自己进入到了剧烈翻涌的沙墙之中。

当他们进去之后，里面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格温多林感觉自己好像都快聋了，她想知道她怎么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格温立刻意识到盖在她身上的这块帆布在救她的命，它护住了她的脸和皮肤，让它们不至于被翻涌的沙墙给撕裂了。那些沙漠游民继续前进，它们的脑袋顶着沙墙压得很低，就好像他们以前这么做过许多次似的。它们继续拉着她穿行在沙尘暴中，格温四周都是疯狂翻涌的沙子，她想知道这样的道路会不会有尽头。

这时她耳边终于安静了下来，安静竟然可以让她如此愉悦，她就像以前从来都没有享受过安静一样。两个沙漠游民移开了她身上的帘子，格温看到他们已经穿过了沙墙，来到了沙墙的另一边。但是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另一边呢？她想知道。

它们对她的拖拽终于停了下来，这时格温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它们轻轻地把她放了下来，她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天空。她眨了几下眼睛，试图弄明白她面前的这幅画面。

她面前的画面终于在她眼睛里清晰了起来，她看到了一堵高到让人无法想象的石墙，这堵石墙有数百尺高，高耸入云。这堵石墙延伸向了四面八方，消失在了远方。格温在高耸的悬崖顶端看到城墙和防御工事，也在这些城墙和防御工事顶上看到了成千上万名身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盔甲的骑士。

她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可能在这里呢？他们这些骑士怎么会在沙漠里呢？那些沙漠游民把她带到什么地方了呢？她想知道。

这时她心里突然一动，她明白了。她的心跳加快了，因为她突然意识到他们一路穿过大荒原终于找到它了，终于来到了这里。

第二个指环王国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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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尔一头朝下方剧烈翻涌的海水扎了下去，她感觉自己在空中急坠而下。她仍然能看到已经沉到了水下的索尔格林，索尔仍旧处于昏迷状态，浑身无力，而且还在不断地往下沉。她知道他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死，她也知道假如自己之前没有从船上跳下来的话他肯定必死无疑。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救他，即使那意味着她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她会和他一起死在下面。她并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自从他们在她所在的那座岛上第一次见面那一刻起她就感觉自己和索尔密不可分。他是她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不害怕她身上的麻风的人，虽然她身上患有麻风，但是他还是给了她一个拥抱，他完全拿她当一个正常人来看待，他也从来都没有回避过她。她感觉自己欠他的很多，心中对他有种强烈的忠诚，不管付出任何代价她都甘愿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

当安吉尔落入水里的时候她感觉她的皮肤被海水刺得生疼，那种感觉就像是她身上有无数根针在扎一样。海水冷得吓人，她屏住呼吸一头扎了下去，在海水里越扎越深，睁开眼睛在昏暗的海水里寻找着索尔格林。她勉强在黑暗中看到了仍旧在下沉的索尔，她一下又一下用脚向后猛蹬，借着下坠之势冲过去抓住了索尔的袖子。

他比她想象得要重，她用双手抱住了他，转身拼命猛蹬，用尽全身的力气才卡住了他们继续下沉，让他们转而开始上浮。安吉尔年龄不大，也不强壮，但是她早就知道她的双腿有着她的上身所无法比拟的力量。她的胳膊因为患上了麻风而很虚弱，但是她的腿却是她的礼物，因为它们比男人的腿还要强壮，而她现在就在用她强壮的双腿拼命地踢腾着，朝水面游了上去。如果说她长这么大在那座岛上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游泳了。

安吉尔靠双腿一路从黑暗的海底游了出来，朝海面游得越来越近，抬着头的她已经可以看到太阳透过海面洒下的阳光了。

快！就剩下几尺了！她想。

她已经精疲力尽了，也再也憋不住了，告诉自己脚上蹬得再用力一些，然后在最后一蹬之下她从水面上冒了出来。

安吉尔喘息着浮出了水面，她把索尔也一起带了上来，她用双手抱着他，靠双腿不断的踢腾让他们浮在水面上，让他的脑袋保持在了水面上。他看起来仍然没有意识，她担心他是不是已经淹死了。

索尔格林！她哭喊道，醒过来！

安吉尔从身后抱住了他，用双臂紧紧地勒住了他肚子，然后猛地一遍又一遍把他朝自己勒了过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曾经看到她的一个患麻风病的朋友在救另一个落水的朋友时这样做过一次。现在她也在照着做，双臂颤抖着勒着他的前胸。

求求你，索尔格林，她哭喊道，求你活过来！为我活过来！

安吉尔突然如愿地听到了一阵咳嗽声，紧接着就听到了一阵呕吐声，她兴奋地意识到索尔醒过来了。他不停地咳嗽着，胃里翻江倒海地把喝进去的海水全都吐了出来。安吉尔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更棒的是，索尔看起来好像恢复了意识。这整场磨难好像终于把他从沉眠中唤醒了过来。她希望他甚至能有力气来打退这些人，让他们逃到其他地方。

安吉尔刚产生这个想法就突然感觉一根粗绳子落在了她头上，这根绳子是从空中扔下来的，把她和索尔格林都捆了个结实。

她抬头看到一群站在他们上方船边的嗜杀者，他们正向下盯着他们两个，手里抓着绳子的另一头在往上拉，像鱼一样把他们两个往上拉了过去。安吉尔撕扯着绳子挣扎着，她希望索尔也会挣扎，但是索尔却只是一边咳嗽一边无力地躺在那儿，她能看出来他明显没有力气来反抗了。

安吉尔感觉他们被缓缓地拉到了空中，身上滴着水被拉得越来越高，期间那些海盗也把他们朝船上越拉越近。

不！她试图挣脱出去，撕扯着大吼道。

其中一名嗜杀者伸出了一根长铁钩子，钩住了困着他们的网，猛地把他们朝甲板上拉了过去。

他们在空中划过了一道弧线，网上的绳子被割断了，安吉尔感觉自己落了下去，落下去了足有十尺，重重地摔在了甲板上。这一摔摔得安吉尔两肋生疼，她撕扯着绳子，试图挣脱出来。

但是却毫无用处。不一会儿就有几个海盗跳到了他们身上，把她和索尔格林按倒在地，然后把他们拖了出去。安吉尔身上滴着水被拉得站了起来，感觉几只粗糙的大手抓住了她，感觉自己的双手让粗糙的绳子绑到了背后。这下她甚至连动都动不了了。

安吉尔担心地朝索尔格林看了过去，看到他也被绑上了，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看起来还不太清醒。他们各自被人在甲板上飞快地拖了出去，安吉尔被拖得一个趔趄。

这是对你们试图逃跑的教训，一个海盗训斥道。

安吉尔抬头看到她面前的一扇通往船舱的木门被打开了，她把目光投进了船舱内的黑暗之中。随即她和索尔一起让那些海盗扔了进去。

安吉尔一头栽进了黑暗里，她感觉自己在飞速下坠。她一头撞在了坚硬的木船板上，然后感觉索尔砸在了她身上，他们两个一起滚进了黑暗里。

通往甲板的木门在上面砰地一下关闭了，把阳光都挡在了门外，然后门上锁上了根沉重的铁链。她气喘吁吁地躺在黑暗中的船板上，想知道那些海盗把他们扔到了什么地方。

这个囚牢的尽头突然射进来了一道光，她看到那些海盗打开了一扇插满了铁栏杆的木质窗户。上面出现了几张带着冷笑往下看的脸，在离开之前其中有些人还吐了口唾沫。在他们关上这扇窗户之前安吉尔也在黑暗当中听到了一声安慰。

没事，不止只有你们在这里。

听到这个声音安吉尔吓了一跳，很惊讶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她扭头看到她所有的朋友们都坐在黑暗之中的船舱内，而且他们的手也都被绑到了背后，她感到既震惊又兴奋。瑞斯和瑟丽斯、埃尔登和英德拉、欧科纳和马特斯都坐在那儿，虽然他们全都被俘虏了，但是却都还活着。她之前是如此地肯定他们已经全都葬身大海了，所以现在她心里充满了欣喜。

但是她心里也同样充满不妙的感觉，因为假如连所有这些伟大的战士都被俘虏了，那他们中还有谁有机会逃出生天呢？她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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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背靠着一根柱子坐在他自己船上的木质甲板上，双手被绑在了身后，双眼沮丧地看着他眼前的那一幕。他剩下的船都漂散在他面前平静的海面上，因为是晚上，所以这些成了帝国战利品的船全都让成百上千的帝国舰船封锁在了中间。所有的船都在原地抛了锚，在两轮满月洒下的明亮月光下，他的船上飘着他祖国的旗帜，帝国舰船上飘着帝国那黑金二色的旗帜。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他为了让他的士兵们能摆脱必死的局面投降了，但是现在他们也只是成为了无路可逃的普通囚犯，只能任由帝国人处置。

埃里克能看出来帝国士兵们像占领他所在的这艘船一样占领了他的每一艘船，每一艘船上都有一小队帝国士兵无精打采地看着大海在站岗。埃里克能看到在他的每一艘船上的甲板上都有上百名士兵手绑在身后排列在那里，在每一艘船上他们的人数都超过了那些帝国卫兵，但是那些帝国卫兵明显都不担心。因为所有人都被绑上了，所以事实上根本就不需要人去看守他们，更何况他们还有一小队人。埃里克的人都投降了，而且很明显，他们的船都遭到了封锁，哪儿都去不了。

当埃里克向前看去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愧疚。他这辈子从来都没有投降过，而现在不得不投降让他痛心不已。他不得不提醒自己他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士兵而是一个指挥官了，他要为他所有的士兵负责。在当时那种敌我数量悬殊的情况下，他不能让他们都被杀死了。而且很明显，他们被克罗夫带着走进了一个圈套，在那样的时刻去战斗只会徒劳无功。他父亲教过他：作为指挥官的第一条准则就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战，什么时候该放下武器，择日以另一种方式去战斗。他说过，是虚张声势和傲慢导致了大多数士兵的死亡。这是一条中肯的建议，但也是一条让人很难去遵循的建议。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战斗，他身旁传来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好像是从他内心里发出来的一样。

埃里克看了过去，看到了绑在他旁边柱子上的弟弟斯卓姆，虽然情况下妙，但是他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地镇定和自信。

埃里克皱起了眉头。

你是会去战斗，但是我们所有的士兵就都死了，埃里克回答。

斯卓姆耸了耸肩。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个死，哥哥，他回答，帝国人除了残忍什么都没有。至少按照我的方式我们会死得很光荣。现在我们也会被这些人杀死，但是却不能顶天立地地去死，而只能卑躬屈膝地死了。

甚至可能会更糟糕，埃里克的一名绑在斯卓姆身旁柱子上的部将说道，我们会成为奴隶，再也无法自由地生活了。难道这就是我跟随你所想要的吗？

你又不知道会怎么样，埃里克说，没有人知道帝国人会怎么做，至少我们还活着，至少我们还有机会，而另一种方式只会让我们命丧当场。

斯卓姆失望地看向了埃里克。

父亲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埃里克的脸胀红了。

你并不知道父亲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斯卓姆反驳道，我一直都和他生活在一起，一直都是在岛上在他身旁长大的，而你则一直在指环王国逍遥快活。你甚至都不了解他，我说父亲在那样的情况下会选择战斗。

埃里克摇了摇头。

作为一个士兵你当然说得轻巧，他反驳道，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指挥官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以我对父亲的了解，我起码知道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下他的士兵。他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也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他确实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却不会过度骄傲。父亲在像你一样年轻的时候作为普通的士兵可能会选择去战斗，但是作为国王他会三思而后行，会活下来择日再战。当你长大成人后有些东西你会明白的，斯卓姆。

斯卓姆的脸胀红了。

我比你都成熟。

埃里克叹了口气。

在失败之前，在你看着你的士兵们在你眼前惨死之前，你并不真正了解战斗的意义，他说，你从来都没有失败过，你从小到大都被庇护在岛上，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你的骄傲自大。作为兄长我爱你，但是作为指挥官我并不喜欢像这样的人。

他们都彻底安静了下来，停止了口舌之争。埃里克抬头看向了夜空，看向了那无尽的星辰，心里琢磨着他们当下的处境。他真的爱他的弟弟，但是在生活中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上都会发生争吵，他们就是没办法在同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埃里克给了自己些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终于又把头转向了斯卓姆。

我并不是想让我们投降，他更加冷静地接着道，我不想让我们大家成为阶下囚，更不想让我们大家成为奴隶。你的视野必须放开阔一些：投降有时只是战斗的第一步。你并不总是拔剑面对你的敌人，有时候和敌人战斗的最好方式是敞开怀抱。稍后你总有机会用到你的剑。

斯卓姆吃惊地看向了他。

那你计划怎么让我们逃出去呢？他问，我们连胳膊都让人绑起来了，我们现在都成了俘虏，让人绑得连动都动不了了，而且我们还被成百上千艘船包围着，我们连一点儿机会都没有。

埃里克摇了摇头。

但是你看到的并不全面，他说，你要看到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死，而且我们的船也都还在。我们或许成了阶下囚，但是我看到每一艘船上帝国卫兵的数量都比我们的人数要少得多。我们所需要的就只是一个契机而已。我们可以出其不意地干掉他们，然后我们可以逃跑。

斯卓姆摇了摇头。

我们干不掉他们，他说，我们都让人绑着，而且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数量并没有意义。即使我们把他们干掉了，我们也会被包围着我们的这些船给碾碎。

埃里克对他弟弟的悲观不感兴趣，不再理会他，扭过了头去，转而朝绑在他另一边的一根柱子上坐在地上的亚利斯黛尔看了过去。他仔细打量着她，心都碎了。都是因为他，她也成为了俘虏。他自己对于成为阶下囚并不在意，因为那是战争的代价，但是她也成为了阶下囚让他的心都碎了。只要能看到她不像这个样子，让他付出任何代价他都愿意。

埃里克感觉自己亏欠她实在太多了，毕竟在龙脊滩她又从那只海怪手上救了他们一命。他知道她因为之前的战斗仍然还很虚弱，也知道她无法召唤出任何力量，但是他知道她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亚利斯黛尔，他再次呼唤道，他已经像这样呼唤了一晚上了，每隔几分钟就会呼唤一次。他探出身子用光着的脚丫子抓着她的脚，轻轻地推着她。如果可以解开他身上的绳子，可以过去抱住她和放开她，他愿意付出一切。躺在她身旁却什么都做不了让他感到了无比的无助。

亚利斯黛尔，他呼唤道，求求你，是我，埃里克，醒过来，我求你了，我们需要你。

说完埃里克就等在那里，他已经这样等了一整晚了，也在逐渐失去希望。在之前她耗尽了体力之后他都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再醒过来了。

亚利斯黛尔，他一次又一次地恳求道，为了我，请醒一醒。

埃里克看着她等待着，但是她还是没有动。她在月光下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昏睡着，还是一如既往地美丽。埃里克在心里默默地呼唤她，希望她能醒过来。

埃里克垂头丧气地扭开了头，闭上了眼睛。也许一切都完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在这里，一个微弱的声音破空传来。

埃里克满怀希望地抬起了头，扭过头去看到亚利斯黛尔正注视着他，他的心跳顿时加快了，心里充满了爱意和欣喜。她看起来很疲惫，她那双注视着他的眼睛都只是微睁着。

亚利斯黛尔，亲爱的，我需要你。就这最后一次，没有你我做不到。他急促地说道。

她闭上了眼睛，过了许久之后又微微睁开了。

你需要什么？她问。

绑住我们的绳子，我需要你帮我们都弄开，我们所有人的。

亚利斯黛尔再一次闭上了眼睛，又过去了很长时间，期间埃里克除了从船上轻拂而过的风声和细微的海浪拍打在船上的声音之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四周一片浓浓的安静，随着时间的推移，埃里克确信她不会再睁开眼睛了。

但是最后埃里克还是看到她再次缓缓睁开了双眼。

亚利斯黛尔看起来经过了莫大的努力才睁开了双眼，她扬起了下巴，看了看他们所有的船，把一切都观察了一遍。他能看出来她的眼睛变了颜色，闪现出了淡蓝色，像两根火把一般照亮了夜空。

突然，亚利斯黛尔身上的绳子断了。埃里克听到她身上的绳子在夜色里啪地一声断了，随即看到她向前扬起了两只手掌，一道强烈的光芒从她的手掌上射了出去。

片刻之后，埃里克在靠近他手腕的位置感觉到了一股热量。他的手腕感觉到异常的炎热，然后突然，他手上的绳子开始松了。埃里克身上的绳子一根根断开了，最后他自己都能把剩下的绳子挣断了。

埃里克抬起自己的双手难以置信地打量了起来。他自由了，他真的自由了。

埃里克听到绳子的断裂声，看了过去，看到斯卓姆也从绑着他的绳子里挣脱了出来。断裂声仍然在继续，不仅是在他的这艘船上，也在他所有其它的船上，他看到自己其他士兵身上的绳子也断开了，看到他的士兵们也一个个摆脱了束缚。

他们全都看向了埃里克，埃里克伸出一根手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让他们保持安静。埃里克看到那些卫兵还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都背对着他们这些俘虏站在栏杆边看着夜空在那里彼此打趣着，没有一个人在站岗。

埃里克朝斯卓姆和其他人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都跟上，埃里克带头悄悄地朝那些卫兵们靠近了过去。

就是现在！埃里克下令道。

他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其他人也都一样，一齐冲了上去，一直冲到了那些卫兵们跟前。当他们靠近过去的时候，一些卫兵因为听到甲板上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已经警觉了起来，转身就开始拔剑。

但是埃里克和他的部下们全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而且都非常珍惜他们这唯一一次可能活下去的机会，所以他们的速度比对方更快，在夜色里飞快地扑了上去。斯卓姆朝一名卫兵扑了过去，在对方挥出剑之前就抓住了对方的手腕，而埃里克则把手伸进了对方腰里，拔出对方的匕首，在斯卓姆抢夺对方的剑的时候割断了对方的喉咙。虽然他们身上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两兄弟还是一如既往地能在战斗中进行亲密无间的配合。

埃里克的士兵们全都从那些卫兵手上夺来了剑，用对方自己的剑或匕首杀死了对方。而其他士兵则只是轻松地撞倒了那些反应太慢的卫兵，在对方的尖叫声中把他们从船舷边推了下去，让他们落进了海里。

埃里克朝他的其他船看了过去，看到他的士兵们也把他们船上的帝国卫兵杀得七零八落。

砍断锚！埃里克下令道。

他船上上上下下的士兵们都对着栓在锚上让他们动弹不得的绳子砍了起来，很快埃里克就感觉他脚下传来了那般他熟悉的颠簸感。他们终于又重获自由了。

庞大的帝国舰队终于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顿时号角声大作，一艘艘船上也都点起了火把。埃里克扭头看向了那些在海上封锁住了他们去路的一艘艘船，知道他面临着背水一战。

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的士兵们都还活着，而且他们也都是自由的，现在他们有一战的机会。

而这一次，他们会战斗到底、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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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瑞尔斯感觉他脸上溅的都是血，他扭头看到他的十几个人让一个骑着黑色高头大马的帝国士兵给砍倒了下去。马上的那个士兵挥舞着一把比达瑞尔斯见过的任何一把剑都大的剑，只一剑就砍掉了他们十二个人的脑袋。


达瑞尔斯听到他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吼叫声，他扭头朝各个方向看了过去，看到到处都是他的人在遭受砍杀的场景，这幅场景简直让人难以置信。那些帝国士兵们猛烈地挥砍着，他的人先是几十几十，然后是成百成百，接着又成千上万地倒了下去。


达瑞尔斯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座高台上，目力所及之处到处都躺着尸体，成千上万的尸体。他所有的人都死在瓦路西亚城内，尸体堆积如山，连一个活人都没有了。


达瑞尔斯感觉自己让帝国士兵从背后拖了下去，他顿时发出了一声痛苦而无助的巨吼，尖叫着被拖进了黑暗之中。


达瑞尔斯一惊，气喘吁吁，胡乱踢腾着醒了过来。他环顾四周，试图去弄明白正在发生什么还有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他听到了叮叮当当的铁链声，而当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他开始意识到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了。他低头看到他的脚踝上锁着沉重的铁链。他感觉自己浑身疼痛，上面新添了很多伤口，他看到自己身上到处是伤，满身都是凝固的血迹。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让他疼痛不已，他感觉自己好像让无数人暴打了一遍。他的一只眼睛也肿得快睁不开了。

达瑞尔斯缓缓地扭头看向了四周。他一方面庆幸那只不过是一场梦但是当他把四周的一切都看进眼里之后他慢慢记了起来，他又重新陷入了悲痛。那的确是一个梦，但是其中却有许多事实。他脑海中一下子就闪现出了他与帝国人在瓦路西亚城内战斗的一幅幅画面。他记起来他们遭到了埋伏，记起来城门的关闭，记起了包围了他们的敌人因为受到了背叛，他所有的士兵们都遭到了屠杀。

他卖力地去回想那一切，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在杀死了几名帝国士兵之后他脑侧遭到了敌人的斧背一击。


达瑞尔斯抬起了手，铁链随之叮当作响，他感觉他脑侧肿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包，从脑袋上一直肿到了他那只肿着的眼睛旁。那些内容都不是梦，都是真的。


当达瑞尔斯想起了一切，他心里顿时充满了无比的痛苦和悔恨。因为他的人全都被杀死了，他爱着的所有人都被杀死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他在昏暗的夜幕下疯了一般举目四望，想找到他的人，想找到幸存者。也许其中有许多人活了下来，像他一样被抓作了俘虏。

快走！黑暗里一个严厉的声音传来。

达瑞尔斯感觉一双粗糙的大手从他胳膊后面提起了他，把他拽得站了起来，紧接着就感觉他背后被踹了一脚。


他痛呼着在叮叮当当的铁链撞击声中向前跌了出去，感觉自己撞在了他前面那个男孩的背上。那个男孩反手一肘子砸在了达瑞尔斯的脸上，又把他砸得向后跌了出去。

别他妈的再碰我了，男孩吼道。


瞪着他的是一个看起来很绝望的男孩，也像他一样身上锁着铁链，达瑞尔斯意识到他和一长串男孩锁在了一起，前后都有人，有一长串铁链连着他们的手和脚，他们所有人都被赶着走在了一条昏暗的石质通道内。帝国监工们踢打着他们，让他们一起向前走。

达瑞尔斯吃力地扫视着队伍里那一张张脸，但是却一个人都不认识。

达瑞尔斯！一个焦急的声音低声传来，别再倒下去了！否则他们会杀了你的！


听到熟悉的声音达瑞尔斯很高兴，他扭头看到他身后的队伍里还锁着几个人，他的四个朋友德斯蒙德、拉吉、克兹和路梓都锁在了那里，看起来全都像他一样遭到了毒打。他们全都带着一幅松了口气的模样看着他，明显是在为看到他还活着感到高兴。

再敢说话我就割掉你的舌头。一个监工对拉吉怒吼道。


达瑞尔斯看到自己的朋友们也同样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心里仍然想知道那些曾经和他并肩战斗过的人怎么样了，他们当时都跟着他进入了瓦路西亚城。

那名监工沿着队伍走远了，当他消失在他们视野之外，达瑞尔斯扭头小声回应道。

其他人怎么样了？还有其他人活下来了吗？

他暗自祈祷他们能有几百个人活下来，祈祷他们在什么地方等着他，他们有可能也成了囚犯。

没有，只剩下我们几个了，其他人都死光了。他身后传来了肯定的回答。


达瑞尔斯感觉自己好像肚子上让人猛击了一拳。他感觉他辜负了所有人，虽然不想，但他还是感觉自己脸上落下了泪来。


他只想大哭一场，甚至都有点想死。他简直无法相信：那可是来自那一个个奴隶村子的所有战士……这场即将成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革命才刚刚开始，它本将彻底改变帝国的面貌。

但是它却以一场大屠杀的方式戛然而止了。

现在他们曾经所拥有的获得自由的机会都破灭了。


达瑞尔斯向前走着，他身上的伤口和勒进他肉里的镣铐让他疼痛无比，他环顾四周，开始思考他这是在哪儿。他想知道其他囚犯们是谁，也想知道他们这是在被对方带去哪儿。当他朝他们看过去的时候，他意识到他们的年龄都和他差不多，而且他们看起来都非常健康，似乎都是战士。

他们在黑暗的石质通道内拐了个弯，然后从前方通道尽头铁牢门柱间射过来的阳光就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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